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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憲宗實錄》內外的陳獻章 

趙玉田 

 

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明代廣東新會白沙裏人，世稱白沙先生。陳獻

章是宋明理學發展史上一個轉變風氣的重要人物，他以授徒講學為事業，創立江門

學派，開啟明代心學，藉以撼動程朱理學獨尊地位，明代學術至此活潑起來。然而，

明代正史中最早記錄陳獻章個人資訊的《明憲宗實錄》不僅否定其學術造詣，且將

其勾勒成一副“小人”形象。此中因緣，耐人尋味。 

 

《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九年九月甲午條”載： 

 

獻章，廣東新會縣人，由舉人入國子監，屢會試不中，曆事吏部，需選未

及，回家授徒，不復就試。至是，廣東布政彭韶、巡撫都禦史朱英皆言其學行

可用，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之人，非隱士比揆，以祖宗法度，安用

聘焉？遂移文取至京，欲試其所學，量以授職。獻章稱疾不就試，居久之，奏

言：‘臣以舊疾未平，未能就試，而母七十有九，乞放歸田裏就醫奉母，俟母

養獲終，臣病痊癒，仍赴吏部聽用。’上以其為巡撫等官前後交章共薦，而監

生亦有親老願回侍養之例，遂特授以翰林院檢討而聽其回。獻章為人貌謹願，

為詩文有可取者，然與理學未究也。自領鄉薦入太學，務自矜持以沽名。因會

試不偶，家居海南，不復仕進。一時好事者妄加推尊，目為道學。自是從而和

之，極其替誦，行諸薦奏者不知其幾，以其所居地名白沙，稱為白沙先生。雖

其鄉里前輩素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謂獻章不過如是之人耳，何其標榜者

之多也。要之，皆慕其名而不察其實者。及授官，稱病不辭朝，而沿途擁騶，

從列義槊，揚揚得志而去。聞者莫不非笑雲。 

 

《明憲宗實錄》作為明王朝表達其對成化朝政事及歷史之國家意志的“實錄”，具

有無可比擬的權威性。其中，對人物評價則有“蓋棺定論”性質。顯然，在《明顯

宗實錄》裏，“陳獻章”這個人“為詩文有可取者”，“理學”造詣則一般，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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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沽名釣譽、浪得虛名，且有小人得志之嫌。 

 

陳獻章同時期人、憲宗朝官員陸容（1436—1494）在其所著筆記——《菽園雜

記》之“卷八”記錄時人——南安知府“張弼”嘲笑陳獻章的文字。即： 

 

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以理學名，有司嘗應詔薦上，上吏部，奏除翰林

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誚之雲：‘君恩天地厚，臣節日月皎。無事

徒受官，優遊豈不好？未識意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

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 

 

明清之際著名史學家談遷（1594—1657）所纂《國榷》亦轉錄相關“資訊”，

即：“（陳獻章）張蓋列槊，無複故態，則眾所共睹，非巫之也。”（談遷：《國榷》，

中華書局，1958年版，卷 44）至此，我們定然有些疑惑：《明憲宗實錄》那段文 

字到底是“詆毀”陳獻章還是“秉筆直書”？這需從“成化時代”說起。 

 

成化時期（1465—1487），明朝經過百餘年相對穩定的發展，城鎮積累了大量財

富，商品經濟也日趨活躍，全國商業市場網路初步形成，區域性城鎮商業化趨勢增

強。特別是北京周邊、長江中下游、大運河沿岸及華南部分地區的商業市鎮漸趨繁

密。商品經濟蔓延，社會風氣隨著“商業化”，競奢之風也愈演愈烈。如成化十七

年，有官員奏：“兩京及都會之處官員軍民之家衣服飲食器用窮極奢侈，以至婚姻

喪葬越禮僭分。”（《明憲宗實錄》卷 214）奢靡之風浸淫，民眾價值觀念驟變。明

初公認的道德規範至此僅僅成為膽小怕事的“窩囊者”及循規蹈矩的“落伍者”不

敢逾越的框框，不守常規、巧取豪奪者成為時代的“幸運兒”；世人競以追逐奢靡

為時尚，金錢至上，拜物教盛行，整個社會呈現“禮崩樂壞”態勢，整個社會陷於

原有秩序及觀念崩解之際的浮躁與混亂之中。 

 

國運堪憂。明憲宗卻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於女色和娛樂，整日沉溺于“神仙、

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之中（《明史·汪奎傳》）。作為學者的陳

獻章看到沒了自我、沒了精神而沉迷貨利之中的芸芸眾生，他感歎：“今人溺於利

祿之學深矣！”遂提倡心學以救之（《陳獻章集》，中華書局 1987年版，第 829頁），

意欲從商業化湧動的社會找回漸已迷失的人的精神自我。同“陳獻章”不同，當時

一些學者還是希望依靠程朱理學來匡濟社會，整頓人心。如“程朱理學”大儒丘濬

（《明憲宗實錄》副總裁）撰文：“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門之教也。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為學也……子思得于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行

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九淵者，乃注心於茫昧，

而外此以為學，是果聖人之學哉？”（《大學衍義補》卷 71）因此，“宗朱”者對

於“宗陸”（陸九淵）而傳授心學的陳獻章是反感的。換言之，是時，“宗朱”與

“宗陸”兩大學派門戶之爭漸起。於是，以“宗朱”為主體的《明憲宗實錄》編撰

群體則對那個“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明史·陳獻章傳》）

的陳獻章之有悖於程朱理學之舉尤為厭惡，並“口誅筆伐”，稱其“與理學未究也”

等等。這當屬其中主要因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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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又說回來了，陳獻章在京師之表現確有“做作”之嫌疑。如其弟子撰文稱：

陳獻章“到京時，公卿大夫日造其門數百，咸謂聖人複出。……林司寇俊筮仕刑曹，

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陳獻章集》，第 829頁）很難想像，能夠和

諸多士大夫在京師日日“講學”的陳獻章緣何一到吏部“考場”便“疾作”而無法

作答？緣何接到授官聖旨而“疾不作”且能“沿途擁騶，從列義槊，揚揚得志而

去”？如此看來，陳獻章的“疾”一半以上是“政治病”。 

 

陳獻章之所以“疾作”，蓋因其乃至孝之人，決非利祿之徒。他忠於朝廷、也

渴望建功立業，實現讀書人經世濟民理想。但是，他卻不能遠離年邁體衰的母親而

輾轉仕途。在人生道路上，陳獻章和他的母親曾經歷了過多苦難而相依為命。他怎

能離開母親？而體弱多病的母親又不能隨獻章四處奔波。如陳獻章在呈給明憲宗的

《乞終養疏》（《陳獻章集》，第 2-3頁）中稱： 

 

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

恩，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于萬一，

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篤虛名、飾虛讓、趑趄進卻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

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

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

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

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繈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

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

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癒憂，憂病相仍，

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

寸於旦夕，豈複有所措哉…… 

   

陳獻章“陳情表”情真意切，入情入理。故，“疏上，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

（《陳獻章集》，第 871 頁）也許明憲宗看著“陳情表”而聯想到幼年時因父皇（明

英宗朱祁鎮）被瓦剌俘獲而自己被皇叔（景帝朱祁鈺）廢去太子之位的不幸遭遇心

生憐憫，也許他有感于陳獻章至真至誠的大孝之舉，也許他礙于廣東地方大員推薦

之情面，總之，明憲宗最後下旨：“陳獻章既系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

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欽此。”（《陳獻章集》，第 3-4

頁）如此一來，陳獻章既對朝廷有了交代，對推薦他的地方官也有了交代，更為重

要的是，他終於可以回到母親身邊盡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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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至真、自得，這是陳獻章為學真諦，如他在《湖山雅趣賦》稱：“撤百

氏之藩籬，啟六經之關鍵。于焉優遊，於焉收斂；靈台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

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遊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

涯也。”（《陳獻章集》，第 275頁）幾行文字，便活脫脫表現了陳獻章治學之根本；

率性、至真、自得，不飾虛套，這也是陳獻章為人準則。在當時虛偽矯飾、翻雲覆

雨、晦盲否塞的政治環境中，作為個體生命的意義感、尊嚴感和榮耀感都變得虛無

而無處追尋，陳獻章則體認自然，主張人們反省身心，尋找自我，正如黃宗羲所述，

陳獻章“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

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陳獻章集》，第 864頁）然而，“超

然不凡”的“讀書人”陳獻章終是無法向“政客”轉化，其“我行我素”之品格及

行為方式必然招來許多非議。這也是時世使然。 

 

成化以來，《明憲宗實錄》之外的“陳獻章”之“形象”呈現逐漸“高大”的趨

勢。當然，陳獻章逐漸“高大”的原動力是其在明代心學發展中不可取代的學術地

位與重要貢獻。通過靜坐而獲得“天人合一”神秘經驗的陳獻章稱：“天地我立，

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

起穿紐，一起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陳憲章集》，第 217頁。）

毋庸置疑，陳獻章的這種神秘體驗，是他宣導靜坐以達到靜悟自得的精神狀態，即

對心是物質世界本原觀念的臨摹；陳獻章及其所創立的“江門之學”又為明中期越

發僵化的程朱理學及程朱理學桎梏下越發死寂的明中期社會平添了生命活力、為麻

木的生命個體平添了自我意識——這個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值得注意的是，陳獻章“形象”逐漸“高大”，其門徒對其刻意神化也“居功

至偉”。如陳獻章弟子張詡稱：“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

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粵為

鄒魯，符昔賢所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

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陳獻章集》，

第 868頁）陳獻章衣缽主要傳人——湛若水則以傳播業師思想為終身事業，陳門弟

子均通過不同方式持續塑造業師的聖人氣象。 

 

黃宗羲也不斷推崇陳獻章。黃宗羲之所以推崇陳獻章，實際上是推崇心學。明

末因抗清失敗而絕食殉明的大儒劉宗周為陽明心學傳人，黃宗羲師承劉宗周，久為

心學浸潤。宗周已殉明，因抗清失敗而“潛伏”下來的黃宗羲則忍辱負重，以為師

門續“香火”為己任、為“故國” 傳學術為使命，先撰《蕺山學案》既而撰成《明

儒學案》。為表彰業師劉宗周為學宗旨，黃宗羲故而推崇“心學”。他為“尊劉（宗

周）”而“尊王（陽明）”，為“尊王（陽明）”而“尊陳（獻章）”，用心極為

縝密，不放過任何一次“翻身”機會。有趣的是，黃宗羲可能完全沉醉于陳獻章“心

學”神韻之中，以致“得意忘形”，竟將陳獻章原本長在左臉的“黑子”弄錯了方

位。黃宗羲稱：陳獻章“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

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陳獻章集》，第 865頁） 

 

辛卯年初夏寫于肇慶學院西江歷史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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